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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个记者节第九个记者节

今天就是第九个记者节了，这个节日过得
比我们预料中的还要特别。

特别忙碌，特别紧张，特别为难，却特别欣慰。
忙碌是可以理解的。报道刊登出的第一天，15名

记者多人手机都被打没电了。不停地接电话、记录线
索、帮忙办事儿，而这之外，我们还有正常的采访任务。

一声紧过一声的电话铃，让我们不由自主
地绷紧了心里的弦。记者李丽君清晨6时多接
到了一位老人的求助电话，在这个城市尚未苏
醒之时，她已经打车奔向老人的家。

就像记者王晋晋帮助的老王（见昨日报道）
一样，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无法尽如人意，但在面对
因困难而愁眉不展的读者，听到他们电话中或哀伤，
或焦虑，或愤慨，或无奈的讲述时，我们一度为个人
力量的弱小、无法提供足够的帮助而难过。

当我们收到一条条祝福短信、一个个祝福的

电话，帮忙办成了一件事儿获得读者的感谢时，
那一刻，又重新让我们鼓起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生活的洪流滚滚向前，任何一个特别的日
子，终会过去。

但我们为读者办件事儿的信念并未停止。
15个人的手中还积攒有尚未替读者办的事

儿，这还得如老牛拉车般，一步步、一件件地来。
在我们为庆祝记者节，纪念本次活动告一段落

拍摄合影时，还有不少同事在为您奔波的路上，没能
及时赶回来……

明年的今天会怎样？生活中我们常会这样想。
下一个记者节，也许会有新的面孔，更多

的同事加入我们的队伍。
但无论将来怎样，晚报都要和读者许下

一个约定，当明年的今天到来之时，我们依
然在一起。 晚报记者 张柳

记者：李丽君

电话：13837105363

5日清晨，73岁的刘老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药物中毒，难受
了一晚上，请求记者帮助与药监局联系，鉴定是不是他吃的药有问
题。生命的安危还没确定，记者几次建议老人去医院检查，老人却一
再推托。老人为什么推托？他的回答，让我哭了。 晚报记者 李丽君

5日6时40分，一声“嗡”响，将我从睡梦中
惊醒，我快速拿起放在枕边的电话。电话里传
来一位老人的声音，有些虚弱，听起来呼吸还
有些困难，感觉很痛苦。

“是李记者吗？我今年 73岁，家住秦岭路
95号院，一个晚上身体都很难受，不仅恶心拉
肚子，肝和肾也感觉痛，嘴巴也不听使唤。我
可能是药物中毒了，你帮我给药监局打个电话
吧？”老人一句一停地说，“你帮我打打吧，让他
们来人帮我测一下。”

“好的，我这就联系，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了？打120了没有？你的家人在身边吗？”

“还没有，我一会儿联系，孩子都没有住在
一起，麻烦你帮我联系药监局，我在家等着。”

“老先生，现在您的安危最重要，你赶快联
系医院，我这就帮你联系药监局。”

我放下电话，就拨打了药监局的电话，试
了几次没人接，才想起工作人员都还没上
班。听到老人的情况，让我慌了手脚，而且
此刻最重要的是送老人到医院看病。

我立刻给刘老先生回拨了电话，问他医院联
系得怎么样了。“我还没联系，我老伴有心脏病，家
里就我们两个人，她不能离开人，我没办法去医
院，一会我联系单位医院吧。”刘老先生无奈地说，
此时他的声音听起来稍微有了些力气。

虽然老人说了给单位医院联系，我还是感觉
到老人可能是为了让我放心，才这样说的，而且他

如果去医院，老伴也会让他牵挂。于是我用凉水
洗了把脸，没有顾得上梳头，就打车赶往刘老先生
家，去送他到医院，帮他照顾老伴。

7时30分，终于找到秦岭路95号院，市环保局
家属院。看到我的到来，刘老先生把我让进屋。此
时，他的声音比给我打电话时好多了。刘老先生的
老伴刚起床，看到我的到来她有些诧异。

“一个晚上难受成那样，您咋都不打 120
呢？”我追问。

“姑娘，你是不知道啊，我刚生过病，他是怕
花钱啊。”刘老先生的老伴叹口气说。“我的身体
好，除了有点湿热，没有其他问题，一般的小病，
我想挺挺就过去了。”老人这样对我说。

听了老人的话，我的眼眶湿了，心里非常
难受。“老人家，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昨晚发生
了不幸呢？您让阿姨怎么办？您的孩子也将
生活在自责之中。”我生气地“吵”了老人几句。

昨天，我再次联系了刘老先生，他已经没
事了，电话里，他的声音非常清爽有力。

担心花钱老人不敢打120，听后我哭了

今天是记者节，我们仍在奔忙的路上

明年我们依然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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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6时多，老人来电求助


